
爱国情 奋斗者

1986 年，黄铁军上高二。那时很多人还没

见过计算机，他却幸运地就用上了电脑。

“当时正值国家在中学推广计算机学习，一

些电脑被下发到部分学校。我所在的高中就有

5 台电脑，而后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计算机兴

趣班。”黄铁军回忆道，自己对计算机“一见如

故”，没学多久就开始自己上机编程。

因为他程序编得好，老师把一台电脑拨给

他专用。如今，黄铁军仍心存感激，高中时这段

与计算机亲密接触的经历，为他日后的科研选

择埋下了伏笔。

1988 年，临近高考，那时的他一心想探求

世界本源，于是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北京大学物

理系。遗憾的是，他高考发挥失常，没能进入

心仪的大学。正在犹豫是否复读时，他收到了

武汉工业大学（现为武汉理工大学）的补录录

取通知书，随后进入该校计算机学院应用技术

专业。

1995 年，黄铁军进入华中理工大学（现为

华中科技大学）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攻

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双目立体视觉及

其在虚拟现实中的应用。毕业后，1999 年他

进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进行博士后

研究，研究方向为图像识别技术，合作导师是

时任所长、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文。

高中时对编程感兴趣

“刚开完会，上午会议结束得晚，咱们边吃

边聊吧。”第一次见到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

院教授黄铁军是在一次会议间隙，正值午饭时

间，快人快语的他直接招呼记者一起用餐。

1970年，黄铁军生于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的

一个普通村庄，和著名歌手邓丽君是同乡。若是

身处在人群中，中等个子、衣着朴素的黄铁军，显

然不会像邓丽君那样引人注目。但在人工智能

（AI）机器视觉领域，他有着绝对的发言权。

最近他的成果再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前段时间，黄铁军牵头研制的超速全时仿视网

膜芯片首次公开亮相。这款芯片采用光电技

术，能“看清”高速旋转叶片上的文字，可充当

AI的“超速电眼”。

从农村娃到如今的 AI 大咖，在黄铁军身

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从博士到博士后，黄铁军的研究都围绕图

像识别展开。当时，他以为自己会沿着这条路

走下去，但命运却把他引向了一条岔路——视

频解码。

2002 年，数万台我国制造出口的 DVD，由

于未支付专利许可费，在欧盟地区被海关扣

押。在专利大棒的打压下，集中在广东地区的

相关生产工厂大量倒闭。

“那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首次遭遇重大知识

产权问题。”黄铁军说，制定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音视频压缩标准，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在当时

变得十分迫切。

彼时，主题为“宽带流媒体”的香山科学会

议正在召开，大会主席安排黄铁军起草会议简

报。会议期间，工信部、科技部相关领导明确要

求 成 立 数 字 音 视 频 编 解 码 技 术 标 准 工 作 组

（AVS），解决音视频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高文

任组长。

对黄铁军来说，视频编码是个“从未涉足过

的领域”。但由于简报写得好，博士后刚出站的

黄铁军就被任命为 AVS 秘书长。他自嘲道，自

己是“被逼上梁山”的秘书长。

“既然是国家需要，自己接下了任务，就得

好好干。”黄铁军说，此后他的研究重心逐渐向

视频编码方向倾斜。

AVS 工作组成立后，经历过一段艰难岁

月。黄铁军说，2004 年工作组制定的视频编解

码技术标准送审，但直至两年后才发布。“因为

产业化本身涉及芯片、软件、产品设备和端到端

系统等众多关键环节，只有研制出符合标准的

“逼上梁山”转战视频编码

参与 AVS 工作的同时，黄铁军也开始了从

图像识别转战视频编码的旅程。正因是“半路

出家”，他的研究视角和长期在此领域研究的人

不太一样。

比如，黄铁军巧妙地捕捉到，监控视频具

有背景相对不变的特点，提出了基于场景建

模的视频编码方法。仅靠这项技术，就把视

频编码的效率提高了 1 倍。“采用现行标准，

全国 3 千万个摄像头采集的视频，若保质保

量存储 3 个月的内容就需要 2 千亿元。用上

这 项 技 术 后 ，等 量 的 内 容 存 储 成 本 可 降 至

500 亿元。”他说。

云计算改变了信息的应用和服务模式，但

大量摄像头拍摄的视频很难传至云端，于是黄

铁军又“脑洞大开”。

“传到‘云’里的视频不是给人看，而是给机

器‘看’（进行分析识别），所以只要传回机器识

别所需的视觉特征就可以了。”他说，采用这个

技术思路，视频传输流量可减少 90%以上，大大

减轻了传输压力。

基于上述两项创新成果，由黄铁军牵头的

团队获得了 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在新领域屡创佳绩的黄铁军，却一直没

忘 了 自 己 的“老 本 行 ”—— 图 像 识 别 。 在 该

研究领域，他依旧体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研究

视角。

长久以来，一些科学家习惯以人类自身为

标准思考机器如何“看”，以为机器视觉和人类

视觉一样，但黄铁军却不这么认为。

“人总喜欢把自己的感受强加于别人，现

在又强加于机器。一些人单纯地以为，把视

频给机器看，机器就能识别，这种思路有些局

限 。”黄 铁 军 说 ，其 实 机 器 能 比 人“ 看 ”得 更

准、更快。

于是，跳出人类思维局限，打造真正的机器

视觉，即类脑视觉，成了黄铁军当下的目标。

搞研究不走寻常路

黄铁军黄铁军：：
让让AIAI拥有超人拥有超人““视力视力””

实习记者 代小佩

黄铁军，生于 1970 年 12 月，籍

贯河北省邯郸市，北京大学信息科

学技术学院教授、北京智源人工智

能研究院院长、国家人工智能标准

化总体组副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

智能视觉信息处理与类脑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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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铁军牵头研制的超速全时仿视网膜芯

片，便是他们向类脑视觉走出的探索一步。黄

铁军把这款芯片，比作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电

眼”。

它能干什么？“举例来说，在高速旋转的电

风扇叶片上写 2个字，电风扇转起来后，人眼看

到的是模糊一片，‘电眼’却能把字看得清清楚

楚。”他说，“电眼”可用在人工智能界的“网红”

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和智能机器人上。

该芯片的研制团队中，有计算机科学、神经

科学、医学等众多领域的专家，形成了一个强大

的跨学科队伍，他们从生物和信息两个角度进

行探索，最终才研制成功。

因为设计这只“电眼”，让黄铁军有机会将

视频编码与“老本行”图像识别结合起来，运用

上这两种不同领域的技术。“以前，我们实验室

里的学生分两拨搞研究，一拨做图像识别，一拨

做视频编码，就像两条并行的铁轨。现在，他们

可以一起做项目，按照全新的技术体系，创造新

的可能。”他说。

实验室的学生对科技日报记者说，开放性

思维是黄铁军的标志性特点。“黄老师善于从全

局角度看问题，常会把两种看似没有关系的事

物联系在一起，让它们碰撞出火花。”

在生活中，黄铁军也依旧如此。他喜欢跟

性格各异、领域不同的人打交道，他说这样能通

过别人的视角来发现新问题。

对科研，黄铁军表示自己喜欢另辟蹊径，

反对跟随和模仿。“以前，一些科研人员十分

注重成果的数量，现在则更重视开拓科研‘无

人区’。科研人员应该珍视自己的学术生命，

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否则你所做的事情就会

像沙滩上的脚印，一阵浪打过来就会无影无

踪。”他说。

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芯片，标准才能通过。”他说。

矛盾的是，如果标准不发布，企业就不愿

研发芯片。无奈之下，工作组最终决定自己

组织芯片设计团队。15 年来，这支团队伴随

着 AVS 标准制定，研发出了一系列视频编码

芯片。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3届世界遗产委

员会会议通过决议，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

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

泛认可。

从 1936 年发现一些石器、陶器等实物开始，

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工作就此拉开序幕，

迄今已历经 83年，整整 4代考古人参与其中。高

高瘦瘦、戴着眼镜的王宁远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也是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团队的核心

成员。

在良渚古城的外围，有一套以高坝、低坝与

塘山长堤 3部分组成的水利系统。这套水利系统

的发现，为良渚古城的申遗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王宁远正是这套水利系统的主要发现人。

7 月 11 日，科技日报记者对王宁远进行了专

访。采访当日，申遗成功的兴奋已然淡去，坐在

记者面前的王宁远，显得很平静。在他看来，申

遗成功是件水到渠成的事。

“早在十年前，良渚考古团队所发掘的内容，

就已足够支撑申遗了。”王宁远低声笑了笑，说

道：“其实，考古人真正激动的时刻，不是在申遗

成功时，而是在发现遗迹的瞬间。”

为干考古恶补计算机知识

1990 年，王宁远从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

随后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0年，浙江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经历了一次机构调整，在

科室与研究人员双向选择的过程中，王宁远选择

投身于良渚考古工作，成为了良渚古城考古团队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良渚第 3 代考古人中最

年轻的一个。

在从事良渚考古工作之前，王宁远参与了该

研究所标本室的筹建工作。筹建期间，他利用工

作间隙恶补了很多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当时，我意识到计算机会是未来工作非常

重要的工具。我上大学时学的是 BASIC 语言，而

当时普遍使用的是 Windows，旧有知识无法满足

时代的需求。如今回看，当时积累的软件、数据

库方面的知识，为后来的考古工作提供了很大的

帮助。”他说。

2002年，在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仙坛庙主持

挖掘工作时，王宁远就开始采取用数码相机这一

科技手段去矫正绘图，还自己编制了一个方便实

用的桌面端考古数据库，可以自动生成考古报告

资料文本。

2009年时，王宁远又学习了地理信息系统相

关技术。运用这一方面的知识，他把良渚古城的

地图制作成数字地形模型，并通过该模型成功发

现了良渚古城的外郭城结构。

而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水坝，更是王宁远利

用卫星遥感技术发现的。当时，他总是先在电脑

上观察卫星照片找到线索，而后才去调查发掘。

既做专家又做“杂家”

回忆多年的考古工作，王宁远认为，他的考

古经历与其他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对专业

之外的知识也很感兴趣，并能将这些知识融会贯

通，运用到一线考古工作中。

王宁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如今做考古研究

要涉猎多领域的知识，需要和不同学科的研究人

员进行合作，绝不能单打独斗。“我很容易就能和

不同领域的合作者产生共同语言，和他们交流，

能拓宽自己的眼界，这也是多领域交叉的有趣之

处。”他说。

“考古不仅是考古学家的考古，而是所有学

科、所有领域的考古。当你揭开历史的面纱时，

你揭开的其实是一个古代社会的缩影。考古就

是将你带到了几千年前的古代社会，你需要触类

旁通、涉猎广泛，才能读懂它。如果只懂考古，是

远远不够的。因此，从事考古学研究，既要‘专’

又要‘杂’。”王宁远说。

考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工作，大多数

时候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鲜少有镜头下的闪光

时刻。王宁远说，自己大学班里的 15 位同学，现

在只有他一个人还在野外从事发掘工作。一直

激励他不断前行的，正是内心的热爱。

“这项工作并不一定适合大多数人，如果不是

极其热爱，那么一定会做不下去的。但同时，考古

又有很多其他工作不具备的属性。”王宁远说，考

古的过程就像“破案”，与很多朝九晚五的工作不

同，它并非一成不变，有时能收获意外之喜。

良渚水坝发现者王宁远：申遗成功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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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举办的世界智

能大会上，一场无人机“大

秀”在海河畔上演。夜幕之

下，500 架无人机仅由一人

操纵缓缓升起，灵动地拼成

各种造型，点亮璀璨夜空。

在这背后，是 38 岁的天

津大学教授、博导齐俊桐和

他创办的一飞智控（天津）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飞

智控）植根创新的不懈努力。

科研，让蓝天梦化茧成蝶

在天津开发区泰达智能无人装备产业园的一飞智控生产车间，工

作人员正紧张地调试着即将交付的无人机。曾经在海河畔大放异彩的

无人机群，就是在这里完成测试的。

“我从小就有一个蓝天梦想，希望有一天能翱翔天际。”从儿时起，

这颗种子就在齐俊桐心中萌发。本科就读于天津大学，他毫不犹豫地

选择将自动化、飞行控制的研究，作为圆梦的起点。在中国科学院沈阳

自动化所（以下简称自动化所）硕博连读深造期间，他又一头扎进了无

人机集群控制研究的海洋中。

国内相关研究近似空白，国外技术难以参考，怎么办？齐俊桐并不

气馁，白天一行一行编写程序，做飞行试验，晚上趴在办公桌前修理试

验掉落摔坏的无人机。

作为国内第一批无人直升机控制领域的研究者，齐俊桐最常用的

不是什么精密设备，而是一把铁锹。一旦试验中的无人机失控，为了不

伤到人，铁锹便作为“球拍”派上用场。

历经数年蛰伏，齐俊桐手中的无人机终于“学会”自动飞行。当无

人机自动悬停的那一刻，整个团队都欢呼了起来。

正是由于在实验室里甘坐冷板凳，齐俊桐和他的团队不但使我国

无人直升机自主控制方法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构建了我国首

套完整的智能无人直升机综合飞行试验系统。

彼时的齐俊桐只有 31岁，是自动化所当时最年轻的研究员和博士

生导师。他执着地坚守无人机自动控制技术研发，先后主持参与国家

重大项目 40余项。

创业，让试验成果造福社会

让无人系统技术替代人类安全、高效作业，是齐俊桐的期待。为

此，他努力推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相关产品在全球 8 个国家、全国

29 个省区市完成了规模化精准农业、集群控制等应用，运营里程近 10

万公里。

事业照此发展下去，仍然称得上成功，但一次经历却让他决意改变

人生的轨迹。

2013 年四川芦山发生地震，他向所里自动请缨，带领团队奔赴灾

区，用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技术开展救援。“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没

有一个人掉队。”齐俊桐和同事们的努力为生命救援争取了更多时间。

“救援现场有老百姓急切地找到我们，希望提供更多帮助，对无人

机的期待很高。”这次救援仍有技术上的遗憾与局限，也让齐俊桐开始

思考科研工作真正的初心和使命。社会需要的产品是批量化的，成果

仅停留在实验室里，距离造福社会还差得很远。

2015年，齐俊桐放弃研究所“铁饭碗”，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天津，

来到滨海新区旗下天津开发区创业。

都说创业维艰，由于看好产业前景及齐俊桐本人技术水平，当地政

府及社会资本纷纷伸出橄榄枝。创业初期，团队规模不足 10人。虽然

人少，但在他的带领下，大家拼劲很足，常为攻关技术难题，不分昼夜地

工作。

仅用 3 年时间，齐俊桐就带领团队攻克无人机技术瓶颈 100 多项，

在载人飞行、物流运输、集群控制等领域研发并规模化应用的创新成果

10多项。公司也快速发展，申请专利 100余项。

教学，在校园播种明天

创办一飞智控没多久，一个回归母校天津大学任教的机会摆在了

齐俊桐面前。

“这些年从事无人机技术研发积攒了大量经验和教训，我希望能传

承下去。”齐俊桐说。

在校园里，他向学生们讲授无人机领域前沿知识，并担任学校机器

人与自主系统研究所副所长，带领学生大胆创新。

尽管更忙碌了，但学生们对无人机技术研发热情很高，令他欣慰。

齐俊桐说，在高校培养学生与在企业研发好的产品及技术，在路径上是

一致的。

这些年，他坚守科研与育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理念，在企

业内设立研究生科研实践基地，投入上千万元建设无人系统综合试验

环境。联合产业资本及地方政府，筹建天津智能航空产业技术研究

院。他用行动趟出了一条大学—企业—产业技术研究院深度融合的产

学研发展新模式。

他还主动承担起了科普工作，深入大中小学、企业、研究所做科普

报告近百场，受众近 5万人次，为创新播种。

“青年人热爱创新，国家创新才有希望。”齐俊桐说。

（据新华社）

曾是沈阳自动化所最年轻研究员

他用铁锹“教”无人机飞行

图片来源于网络


